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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35 巧遇方书记

出奇制胜
妙手回春

梅子遇刺40

传奇故事
跌宕起伏

进了赵沟村，响器吹奏起《百鸟朝
凤》，到了赵家门口，四根大铳轮番响
起，那班响器分列大门两旁，接连不停
地吹着欢快的曲子。娶客和杨春进了
院子，赵父和赵母站在院中迎接。赵父
梳着大背头，穿着丝绸面料长袍、马褂，
赵母脑后绾髻，外罩丝质发网，并用银
簪子别起，穿着搭襟花棉袄、打褶裤，满
面笑容。

一行人进了客堂，不一会儿赵家端
上了水饺，杨春一行每人只能吃七个饺

子。吃完后，应该是新媳妇家的姐或嫂
将新媳妇赵玲送入花轿，在赵家就是梅
子了，因为梅子冒充的是姑家表姐，自
然扮了这个角色。

赵玲打扮得十分漂亮：头梳双辫，
唇红齿白，披红挂绿，花枝招展。

出了赵家大门，八面龙凤旗迎风招
展，响器又起劲儿地吹奏起来，铳子又
响了起来，鞭炮声接连不断。鞭炮响过
之后，花轿被邻居和乡亲用红绳拦住了
去路，他们逮住杨春不停地叫着“姐夫”

“姑父”。杨春连忙掏出大把大把的糖，
满脸堆笑地递了过去。这种“红关”前
面还有好几道。乡亲们是百拦不厌，杨
春是百拿不烦。

出了赵沟村就顺多了，响器也停
了。回去的路上，按规矩遇水、遇桥必
须燃放鞭炮，遇到庙和大树还要用红毡
遮挡花轿。

迎亲队伍很壮观。到了牙庄村村
边，人们先看到龙凤旗，随之听见《百鸟
朝凤》，接着是冲天而起的铳子声，杨春
骑马走在前头，他得意扬扬，春风满
面。快到杨春家了，那铳子又轮番响
起，震耳欲聋地向人们报告新媳妇到
了。杨春家大门两侧的墙头上贴满了
大红对子，有街坊邻居送的，有甲长、保
长送的，还有皇协军的弟兄们送的。到
了杨家门口，鞭炮轰鸣，几乎全牙庄的
村民都来观看，人们说：“真是排场！”

“看杨春美的！”
花轿在大门口落地，地上铺着红

毡。新郎杨春下马，对花轿三鞠躬后，
新媳妇赵玲才在梅子的搀扶下走出花
轿。围观的人惊叫起来：“看这新媳妇
长得多水灵！”“快瞧瞧，赵沟家闺女多
俊！”杨春心里头美得很！

杨春、赵玲进大门时，看见贾勋、木
村也在门旁站着，贾勋着长衫戴礼帽，
笑呵呵地看着他们。木村身着中山装，
心不在焉地环顾左右。一对新人见司
令、恩公也来贺喜，激动和幸福之情溢
于言表。

在新人跨进大门的当儿，门楼上的
执事（也叫老总）从上往下，朝人群撒起
了“草料”，草料主要由碎谷草、花生、糖
果、硬币组成，这些草料随着执事飞扬
的手漫天飞舞，门前看热闹的人群，喊
叫着哄抢这喜庆的草料。

突然，从热闹的人群中窜出一个人
来，此人几步就跑到正一心一意扶着赵
玲进大门的梅子身后，右手持刀向梅子
后腰捅去，然后拔出刀转身就跑。梅子
一声惨叫，头向后仰了一下，向前倒在
地上。

杨春见状返身欲追凶手，木村手中
的枪已经响起，那个刚跑出人群的凶手
后背中枪，他挣扎了几下死了。

这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
刺杀及枪声，使婚嫁现场由热闹变

得冷清，再由冷清变得混乱。血与死亡
是婚礼大忌，这一切都让杨春赶上了，
但杨春也是在血与火中闯荡出来的，他
没有慌乱。海严作为娘家客人，听到枪
声，看到外面混乱觉得大事不好，从杨
春家中箭一样地跑出来，看到倒在地上
的梅子，迅速俯身抱起她朝县城跑去。
海严明白现在救人要紧。

此时的贾勋脸色惨白，但还是指挥
若定。他挥挥手，一方面让杨家婚礼继
续进行；另一方面让卫兵将刺客的尸体
拉到一旁，等待查明身份，并让另一名
卫兵骑上马追赶海严。

婚庆场面渐趋稳定。
海严把梅子抱进县城日军医院时，

梅子已经昏迷，梅协已在医院等候。梅
协脸色苍白，毕竟兄妹情深。梅子真心
敬爱哥哥，梅协真心疼爱妹妹，无论是
在满洲，还是在日本，兄妹朝夕相处，梅
协对梅子呵护有加，梅子对哥哥百依百
顺。现在，半年过去了，爷爷要的“生死
珏”还没眉目，战事日紧，日军胜利遥遥
无期，梅子又身受重伤，如果梅子死在
中国，他如何向爷爷和父亲交代？如何
向自己的良心交代？

梅子的衣襟被鲜血染红，杀人如麻
的梅协此时也心疼得双眉紧锁，他心神
不宁地在手术室外等候。

（摘自《玉色瑗姿》 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唐浩然看邵海波的状态有问题，
担心他到时候会讲错话，就叮嘱一句：

“你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领导问你
什么，你回答什么，不问的话，你就不
要讲话。”

邵海波赶紧点头：“我知道，我一定
守紧自己的嘴巴，只谈治病的事。”

三人走进客厅，唐浩然指了指一旁
的沙发：“你们先坐，我上去请示一下冯
厅长。”

两人在沙发上坐好，里面走出一名
穿着工作制服的女孩，手上端着一个托

盘，很有礼貌地说：“两位，请喝茶。”
“谢谢！”曾毅伸出两指，在桌上轻

轻叩了几下，表示感谢。
邵海波也学着曾毅的样子说了声

谢谢，可他太紧张了，一伸手竟然把面
前的茶杯弄翻了，当时脸一白：“对不
起，对不起。”

一会儿，唐浩然下来了，说：“你
们俩跟我上去吧，冯厅长正在书房等
你们。”

两人起身，跟在唐浩然身后缓步上
楼。书房的门敞开着，冯玉琴在里面就
能看到楼梯上的情形，看到曾毅上楼，
她说：“曾毅，快进来吧。”

曾毅呵呵笑了起来：“只听这声音，
我就知道冯阿姨的病完全好了，这两天
一定是身心舒畅，精神愉悦。”

谁不乐意听别人说自己身体好，
冯玉琴当即笑了起来：“在医院吃了你
的药就好了，最近也没有再犯。今天
找你过来，是想让你给看看是否已经
痊愈了。”

“那我就给冯阿姨把个脉吧！”曾毅
从唐浩然手中接过一个小凳子，摆在了
冯玉琴跟前，然后顺势坐下认真地把起
了脉。

唐浩然站在一旁，心中暗暗称
奇。曾毅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没有表
现出任何的紧张和不适应。想当年自
己被方书记挑中做秘书，激动得三天
三夜都没有睡着觉。最让人觉得不可

思议的是，从来都不苟言笑的冯厅长，
每次只要和曾毅讲话都是非常和气。

曾毅把完了脉，看邵海波还站在原
地没动，就说：“师哥，你就别站着了，过
来给冯阿姨量一量血压，中西结合，更
为稳妥嘛。”

邵海波答应了一声，心中大暖，同
时也有点惭愧，自己这个当师哥的，没
有提携上师弟，反倒是让师弟处处照顾
自己。

他赶紧打开箱子，把自己精心准备
的设备都拿了出来。在医院的时候，他
也给冯玉琴看过病，可那是和很多专家
在一起，并没有觉得紧张。现在他单独
来给冯玉琴复诊，又是在省委一号楼，
竟然半天都没把血压计的盒子打开。

冯玉琴看他是这个情况，就摆了摆
手：“血压每天都量，今天就不用你量
了。我听曾毅叫你师哥，我有些奇怪，
为什么你们师兄弟一个是西医，一个是
中医？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好，好！”邵海波连说几个好，然后
就把自己当年学医的事情讲了一遍。

冯玉琴听了之后很感兴趣，又问了
很多的问题。

邵海波一一回答，慢慢地他就不怎
么紧张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听完事情原
委，冯玉琴说，“你们师兄弟两个都很不
错，一个有情，一个有义。”说完，她又看
着曾毅说：“我听小唐讲，那天在会诊室

里，你说李主任的右手下面藏了东西，
到底藏了什么东西，能让他立刻认定你
能治好我的病？”

曾毅急忙摇头：“冯阿姨，这个我可
以不说吗？那天要不是看师哥为我挨
了处分，我也绝不会那么说的。不能
说，真的不能说。”

“什么事情不能说？”冯厅长感到
不解。

此时门外传来脚步声，众人回头去
看，发现是方南国回来了，都急忙站起
身来：“方书记好！”

“在家里，就不要这么拘束了。”方
南国背着手走进屋里，看着冯玉琴说：

“怎么样，病是不是痊愈了？”
曾毅回答道：“刚把过脉，已经痊

愈了。”
冯玉琴笑着站起来，说：“老方，我

刚才正问曾毅，那天在医院李主任的右
手下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方南国皱了皱眉，说：“你们这些女
人，整天就喜欢琢磨无聊的问题。”

冯玉琴说：“老方回来了，那咱们就
开饭吧！今天我还留了曾毅和邵大夫
在家里用饭，感谢他们治好了我的病。”

“太麻烦了，这都是我们的职责。”
曾毅客气地推辞。其实有冯玉琴这句
话就行了，真让他留下来吃饭，还可能
有些放不开。

（摘自《首席医官》 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


